
无论寒冬还是酷暑，东北小城七台河

都会在凌晨 4 点钟准时醒来。此刻，短道

速滑训练馆里，灯火通明。年轻的教练李

国锋手握秒表，正带着一群孩子练习滑

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是孩子们喊得

最响的口号。

就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冬奥会上，从七

台河走出去的范可新摘得一金一铜。在

赛后的媒体见面会上，她这样说：“短道速

滑是一种传承，我们都是七台河人，我希

望以后有更多七台河的孩子，能接上我的

这一棒。”

顺着范可新口中的“这一棒”往前回

溯，人们会发现一位基层教练员的身影。

他，就是孟庆余。

一

躬身下蹲，一脚冰刀横切冰面，一脚

刀尖点冰。“砰”一声发令枪响，孟庆余如

利箭离弦，向前激射而出——1500 米，冠

军 ！ 3000 米 ，冠 军 ！ 5000 米 ，冠 军 ！ 在

1972 年 1 月举办的黑龙江合江地区冰上

运动会上，来自七台河的矿工孟庆余一人

包揽男子速度滑冰 3 块金牌。

看台上，时任七台河市体工队主任徐

继春惊得张大了嘴。此前，七台河从未在

地区体育比赛上冒过尖。也正是由于这

次“冒尖”，时年 21 岁的孟庆余人生轨迹

因此改写，从此与冰面结下一生之缘。

1951 年，孟庆余出生于哈尔滨一个

工人家庭。年岁稍长，他便到街边帮人拉

板车。时日一长，不仅攒够了学费，还练

就了一副壮实身板。上中学后，由于力量

好、爆发力强，孟庆余被推荐到业余体校

练习滑冰。从那时起，他的心里就悄然埋

下了一颗种子——要站上最高领奖台。

然而，世事难料，体校停办。最后一堂课

结束后，教练递给他一双冰刀鞋：“今后自

己好好练，到哪里都别放弃滑冰。”1969
年，孟庆余作为知识青年奔赴七台河，成

为一名煤矿工人。行李中最贵重的，就是

那双冰刀鞋。

在七台河，挖煤占据了孟庆余不少时

间。可一到冬天，拨动这个年轻人心弦

的，仍然是滑冰。先是在倭肯河上滑野

冰，接着又瞄准了矿务局第三中学的冰

场。可学校有规定，不许外人上冰。再三

央求无果，孟庆余提出每天凌晨 4 点过来

帮忙浇冰场，这才争取到上冰的机会。

3 年后，孟庆余在合江地区冰上运动

会一战成名。激动不已的徐继春要把他

调进市体委担任滑冰教练，从零开始组建

一支滑冰队伍。孟庆余却有些犹豫：“我

滑得好好的，为啥要当教练？”可转念又想

到，自己毕竟不是职业运动员，过了系统

受训的最佳时间，如果能带出一批孩子

来，说不定以后真能站上全国甚至世界的

领奖台。思量良久，孟庆余点头答应。

那时候，孟庆余和韩平云恋爱了。韩

平云的父亲是矿领导，让人带话给孟庆

余：“滑冰教练不就是带小孩‘打出溜滑’，

能有啥出息？转行学个电工、钳工才是正

经营生。”孟庆余没吱声。几次上门，老人

仍在唠叨这事儿。有一回急了，孟庆余红

着脸说：“我还是想当教练。”坚持到最后，

心疼女儿的老人不得不做出让步。1978
年，孟庆余和韩平云结婚。

二

组建速滑队，从零开始，谈何容易。

招生倒没遇到多大阻碍。矿工的孩

子皮实，走遍当地小学，孟庆余顺利挑出

20 多个 10 来岁的孩子。奥运冠军杨扬的

启蒙教练董延海，就是孟庆余的第一批队

员。他常常感叹现在的孩子赶上了好时

候。如今七台河已建成两块设施完善的

室内冰场，制冰车浇出的冰面平整光滑，

孩子们穿着专业的冰鞋和训练服在上面

尽情驰骋。当年却不是这样。队伍初创，

好多东西都缺。最初的训练场地是在倭

肯河上，把雪一推就是天然冰面，可冰面

不平，常有缝隙。孟庆余又把目光瞄向郊

外封冻的“水泡子”，每天凌晨 4 点准时上

冰。黑咕隆咚，孟庆余扯着嗓子示范技术

动作。董延海至今记得，当年有一次他摸

黑走来，发现前面亮起了一团昏黄的灯

光，“走近了一看，一根木杆挑着灯泡，灯

下站着孟教练。”那一刻，“心里别提有多

温暖和踏实。”

几经辗转，速滑队终于在七台河体育

场扎下根。看台下的几间房子，就成了孟

庆余和孩子们的办公室和宿舍。房子四

处 漏 风 ，他 们 就 自 己 动 手 烧 炉 子 、盘 火

炕。最苦的，是浇冰场。为了保持冰面平

滑，寒冬腊月，孟庆余每天都要半夜 2 点

起床，拖着爬犁到水房门口，把爬犁上的

大铁桶灌满水。然后拉着爬犁进场，拧开

开关，铁桶下面的铁管上一排小孔便流出

水来。气温太低，铁管容易上冻，得拿火

烤或者用开水烫。一场冰浇下来两个多

小时，经常是皮手套都湿透，手冻得又红

又肿，水和冰碴儿溅到身上，像是裹上了

一层厚厚的“冰铠甲”。

七台河之前没有室内冰场，一年的冰

上训练时间只有 3 个多月，大大拉长了孩

子们的成材期。孟庆余把目光转向哈尔

滨，成立重点班，开春后到省体委的室内

冰上基地进行训练。由于经费不足，孟庆

余就在基地附近找了一个 10 多平方米的

地下车库，做成一个阁楼，他和孩子们就

睡在阁楼里。

进了训练馆大门，孟庆余一改

平日对孩子们的严苛面孔，见人

点头哈腰，只为延长上冰时间。

他特意选了最早和最晚两场

冰，这样能够提前上冰、晚

点 下 冰 。 有 一 次 下 冰 回

来，队员赵小兵一下子摔

倒 在 了 地 上 ，半 天 没 起 来 。

孟庆余赶忙跑过去一把揽住，赵小兵睡眼

惺忪地说：“教练，我太困了。”

三

1985 年全国第一届少儿速度滑冰锦

标赛上，13 岁的张杰包揽女子组 5 枚金

牌，16 岁的许成录获男子组 1500 米冠军，

成绩进入前 6 名的七台河孩子有 10 多个，

这一战果震惊全场。回到七台河，大家纷

纷对这个“带孩子打出溜滑”的教练伸出

大拇指，“老孟，真有你的！”

有一回，一堂训练课下来，队员们早

已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孟庆余却在一旁

黑着脸：“蹬冰节奏不对，再加 10圈！”虽然

不情愿，队员们还是支撑着加滑了 10 圈。

“还是不对，再加 20圈！”孟庆余继续吼道。

“脚底下踩严了。”这是孟庆余训练中

常喊的一句话。在他看来，身体机能是基

础，运动技巧是关键。为了练体能，孟庆

余经常骑车带孩子们长途拉练，最长的一

条路线，绕一圈长达千余公里。

时至今日，走进七台河短道速滑冠军

馆一层，首先闯进视野的就是一面由上千

双冰刀鞋组成的墙面。这些都是小队员

们用旧的、已无法再使用的冰刀鞋，刀刃

已经被磨平。像这样的冰刀鞋，当地有数

十万双。这些老旧的冰刀鞋，默默见证着

队员们在冰面挥洒的每一滴汗水。

1988年，李琰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冬奥

会上夺得短道速滑女子 1000 米表演赛金

牌。孟庆余敏锐注意到了这个新生项目的

强大魅力，遂向市领导建议专攻短道速滑。

一石激起千层浪：“咱们在速度滑冰

上才刚刚开始冒尖，说不干就不干了？”人

们议论纷纷。但孟庆余已然深思熟虑，坚

定地把目光瞄向了国际大赛的舞台。“短

道速滑是一个新生项目，大家都处于同一

起跑线，只要肯下苦功夫，就能在世界上

出成绩。”他甚至不惜放下“狠话”：“要让

我干这个教练，就得改短道！”

事 实 证 明 了 孟 庆 余 的 前 瞻 性 ——

1991 年，张杰和队友在世界大学生冬季

运动会上夺冠，成为七台河首位世界冠

军；1995 年，杨扬获得世锦赛金牌；2002
年，杨扬获得美国盐湖城冬奥会冠军，这

是中国在冬奥会上的首金；2006 年，王濛

在意大利都灵冬奥会上夺冠……

所有的辛苦终将值得，所有的眼泪终

会化为幸福的微笑。杨扬夺冠当天，平时

滴酒不沾的孟庆余大醉了一场，嘴里一

直喊着“冠军”“冠军”……

四

孟庆余对队员们训练严

格甚至是严苛，但严苛的背

后，是他对滑冰事业和孩

子们无私的奉献和真诚的爱。

队里的孩子大多出身矿工和

农 村 家 庭 ，身 上 承 载 着 家 庭 的 希

望。孟庆余经常对人念叨：“这些苗子

不一定都能成材，但好苗子一定不能毁

在我手里。”

赵小兵 16 岁时参加合江地区运动会

获得百米短跑比赛亚军，被孟庆余一眼相

中。可 16 岁才开始学速滑，起步着实太

晚，孟庆余就每天给她加练。谁知过了一

阵，赵小兵突然提出来不练了。孟庆余知

道她家里经济困难，主动对她说：“回去跟

你爸妈说，你的训练费用队里全包了。”可

没几天，赵小兵又说不练了，“从家里到冰

场要走 20 多里路，还没等上冰腿就没劲

了。”“这好办，新买的自行车送你了！”孟

庆余说。后来，索性让赵小兵搬到家里来

住，她住卧室，自己和爱人、孩子睡客厅。

范可新小时候家里靠修鞋为生，买不

起一双专业的冰刀鞋。孟庆余自掏腰包

花了 2500 元给她买了一双冰刀鞋。这笔

钱赶得上范可新当时一年的生活费。

当 孟 庆 余 对 队 里 的 孩 子 们 全 心 付

出时，难免冷落了家人。妻子韩平云带

孩 子 住 在 老 城 采 煤 沉 陷 区 ，吃 的 水 、烧

的 煤 全 靠 她 柔 弱 的 肩 膀 来 挑 。 孟 庆 余

带队员去哈尔滨训练，一年里有 10 个月

见不到人，家里的事就由韩平云一个人

承担。最揪心的一次，孟庆余因临时有

事赶往哈尔滨，没想到这期间妻儿突然

遭遇煤气中毒，昏迷不醒。赶回七台河

后 ，这 个 铁 打 的 硬 汉 再 也 撑 不 住 ，扑 在

病床上痛哭：“平云，东子，我回来了，你

们快睁睁眼睛……”

2006 年 8 月 2 日，在从七台河赶往哈

尔滨的路上，孟庆余因车祸不幸离世，年

仅 55 岁。3 天后的葬礼上，七台河上千人

自发赶来为他送行……

后来，在七台河市体育中心旁边，人

们建了一座庆余公园。公园里，一组滑冰

造型的雕塑引人注目：脚踏冰刀，弯着身

子，望向冰场，那坚毅的目光，仿佛具有穿

越时空的力量。

五

孟庆余身后，后继者们未曾停下步

伐，秒表依旧滴答作响，至今已传承至第

四代教练。

第二代教练的代表马庆忠，正是他最

早发现了王濛，把她招至麾下。经过马庆

忠和孟庆余悉心培养，王濛顺利进入省体

校 、国 家 队 ，最 终 站 上 了 冬 奥 会 的 领 奖

台。孟庆余去世后，马庆忠接过重点班教

鞭，目送着一个个弟子走上荣耀顶峰……

第三代教练的代表张杰，

2014 年 组 建 了 七

台 河 特 奥

短 道

速 滑

队 ，带 领

残障少年与冰雪

结 缘 。 困 难 是 可 以 想 见

的，张杰就从生活技能开始教起，逐步

过渡到滑冰训练。经过一年多的训练，孩

子们的进步令人刮目相看。 2017 年，张

杰带领小队员在第十一届世界冬季特奥

会上，一举斩获 4 金 2 银！ 2019 年，又在

第十五届世界夏季特奥会速度轮滑项目

中，获得 3 金 2 银 2 铜的好成绩！“金牌不

重要，只要孩子们收获快乐就好。”张杰时

常回想起当年跟随孟庆余训练的点点滴

滴，那是一段艰苦却快乐的时光。

第四代教练的代表李国锋，今年只有

26 岁，跟随孟庆余走过了他生命中最后

的两年时光。那时，正是成绩上升的黄金

期，李国锋却因疾病被宣判运动生涯的完

结。他毅然回到七台河转型做了教练。

曾经，李国锋最大的梦想是参加冬奥会拿

金牌，如今他找到了新的目标——把速滑

技术传授给更多孩子，成就自己的学生。

秒表滴答作响，传承的火光永不熄灭。

赵小兵刚开始跟随孟庆余训练的时

候，曾这样问他：“教练，我们每天这么辛

苦地训练为个啥呢？”“冲出亚洲，走向世

界。”孟庆余认真地说。“你别想骗我，滑冰

根本参加不了奥运会。”那时候，对矿工的

孩子而言，奥运会太过遥远，省城哈尔滨

就是能够到达的最远地方。而如今，10
位 冬 奥 会 和 世 界 冠 军 、177 枚 世 界 级 金

牌，已经让这些孩子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也向世人展示了这座小城的光荣与自豪。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七台河走

出去的冠军们再回来时，总会和小师弟小

师妹一起滑冰。他们会故意落后一点，那

一刻，少年们觉得冠军并非遥不可及……

图①：七台河市少儿短道

速滑业余体校重点班的孩子们

在进行训练。

新华社记者 谢剑飞摄

图②：七台河短道速滑冠军

馆外景。 徐志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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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春天，婺源的油菜花就忙

碌起来。车刚入婺源，人还坐在车

里，突然就觉得，天空、地面、眼前的

道路，一切都是那么亮，像有摄影师

打了光一样。往路两边看，房屋是

经典的徽派民居，一幢幢白墙黛瓦，

淡然站立，有一种宁静的美。

很快，就有了发现——原来除

了房屋，婺源的其它所有地方，山坡

上、溪流边，似乎都被油菜花挤满

了。连平常清晰可见的田埂，都被

油菜花给占领了。原来，那增加空

间光亮感的“魔术师”，正是这一片

又一片繁忙盛开的油菜花田。

那么多油菜花，它们吸收着春

天的精华雨露，几天之间就嗖嗖地

往上蹿，蹿到人的腰间那么高。它

们盛开着，每朵都是四枚薄韧的花

瓣，组成一个小小的十字形。颜色

一律是最饱满的明黄，给人的感觉

是那样的充满生机。

田地里自不必说，就是有一百

多年历史的老宅的窗格子上，小店

铺的物件上，村民们闲坐话桑麻的

小巷深处，都让人感到了明黄的存

在，光亮的存在。

静静的婺源民居，就这样被包

围在成片的油菜花田中间。房子的

一面面墙是洁白的，屋瓦一片片是

黛青的，油菜花一大垄又一大垄是

明黄的。三种颜色相互映衬，加上

清澈的小河流水，浓中有淡，静中有

动，真是美极了。

油菜花们真是合群。它们你挨

着我，我傍着你，好像全都怀揣能绵

延多远就绵延多远的理想。当然，

这里一枝那里一枝，散落地开在山

野路边的也有，可是就少了那种烂

漫和气势。花儿们开放的时间也很

有意思，有的是大家约好了同时开，

也有一个带一个的。你开了，牵我

一下，我就赶紧也开起来。有的本

来暂时还不想开，可是伸头看看邻

居们都开起来了，也不好意思了，夜

里 思 考 了 一 下 ，第 二 天 早 晨 就 开

了。这时候才发现：幸亏开了，晚了

就没伙伴了。

也有开过了的油菜花，立在花

田边上，它们从极盛之时走来，颜色

在淡弱下去，没那么张扬了。它们

成为那些正盛开的花儿的陪衬。当

然它们并不只是陪衬，盛放过后，它

们即将转入下一阶段，它们要成熟，

要散出籽粒，走向收获。

人 们 一 听 说 婺 源 的 油 菜 花 开

了 ，谁 还 能 坐 得 住 呢 ？ 赶 紧 看 花

去，扑到花海里去。于是花开得正

忙，去看花的人也忙。江湾、思溪、

汪口……婺源的每一个地方，都来

了赏油菜花的人。尤其是江岭与

篁岭这两个地方，不去一趟不算见

过春天。选个地势高处，俯瞰万亩

梯田花海，但见油菜花造出的水波

纹 ，一 层 一 层 ，一 弯 一 弯 ，逐 级 而

上，格外壮观。再一抬头，只见连

天空、连云彩，似乎也被映得发光

发亮；甚至连飞过的几只小鸟，也

染上了油菜花的色彩。此时的花

不言，却胜过无数话语；此刻的花

未动，却令天地灵动。

各个停车场停满了车辆，工作

人员忙碌着，虽辛苦，却带着自豪的

神情，有时还自发做起讲解。他们

并无讲解任务，完全是因为忍不住

想介绍给客人听。讲解虽没经过培

训，可也头头是道，言之有物，甚至

更生动。春天的到来，油菜花的盛

开，也让人越发地想表达自己、亲近

他人。

所有人站在油菜花前，都是那

么相配。油菜花简直是适合一切

的。孩子们在田埂边玩耍，脸上的

神情与油菜花的色彩一样，充满蓬

勃朝气；姑娘们或穿汉服、头插簪

子，款款而行，或穿裙子、垂下披肩

长发，无论站在哪里，都是一道美丽

的风景；即使上了点年纪的阿姨，头

上戴着油菜花花环拍照，花儿的盛

放让她们那一刻也重返了自己的花

季。还有更相配的，是那些扛木料

修缮老屋的大爷、提竹筐挖野菜做

米果的农妇。油菜花是他们亲手种

过的，是他们看了一辈子的，他们白

天在其中劳作，夜里闻着油菜花香

入眠。他们和油菜花组成了一幅

画 ，这 幅 画 是 由 生 活 之 手 画 出 来

的。面对这样的画，谁能不被打动？

花忙，人忙，还有一种小生物也

忙。是那身材小小、数量庞大的蜜

蜂。蜜蜂是油菜花田的最佳伙伴。

油菜花扩散起香气来很努力，哪个

角落都有香。蜜蜂们采起蜜来也很

努 力 ，闻 到 香 气 它 就 飞 过 去 选 一

选。它们选择时总是很慎重，闻一

闻，绕着转一转，这枝不行，那枝不

要。它们似乎有它们的标准。可是

一旦选定某个枝头，它们就一头扎

过去，勤勉地工作起来。没有比油

菜花上的蜜蜂更敬业的了。

很多人还有包括那小小的生灵

蜜蜂，全都被婺源的油菜花所吸引，

赶来赴一场油菜花之约，他们共同

构成一幅春天的繁忙图景。当蜜蜂

衔着满满的花蜜回巢时，劳累而充

实的一天便结束了。而那些结束婺

源赏花之行回家的人，也与离开家

之前有点不一样的地方了，他们的

脸上新带了一点光，他们的身上新

带了一点香。这是一份礼物，是油

菜花开的婺源赠与每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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